
ｏｖｅ ｍｅ ｐａｇｅ 园园园
零度悦的爱恋

零度悦的爱恋
默 婵

穴四方集团系列）

因为知道她的心结，
所以和她订下“半年”的婚约，
好友轻易看出他的真心，

可他真正掏心的对象却亳无所觉，
三番两次挑战他温文儒佳的行事作风。

唉！
短线技术面欠佳，情敌持续入场降温，
眼看他祭出手段“博感情”，
偏偏“爱到深处无人理”啊⋯⋯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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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四方集团的崛起是近五年来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虽然它才成立了十一年，就已经在医学、精品业、进出

口贸易业和资讯业上占有一席之地。而四方集团最特殊的地

方是它总共有四个领导人，这四位领导人分别掌管这四个行

业。

说起这四位响叮当的人物，最为吸引人的大概就是他们

的家世以及他们不轻易曝光的神秘性了。

掌理四方集团附属医院的林宣逸是脑科医生，父母亲一

个是大医院的院长，一个是医界名门淑媛。平常除了在医学

界的重大会议及四方集团的年度会议上可以见到他之外，其

余时间他皆窝在医院里，忙得像陀螺似的，根本没工夫在其

他地方露面。但曾经见过他的面的人都说：“林宣逸平常脸

上就像戴着一张微笑面具，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卸下，让

人完全猜不透他在想什么，是个令人惧怕的笑面虎。”

负责四方集团旗下精品业的是杨昊予，父亲是中南部的

大地主，母亲是银行家千金。个性孤僻、只专注于香水研究

的他，听说住在某座连最精确的地图也没标记的深山中。只

要是由他研发出来的香水，通常都是抢购一空，在现今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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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称霸的精品业中，他算是少数的中国人之一。

四方集团旗下贸易业的负责人叫关承羿，父亲是商界大

老关辉，母亲同是企业家的千金，要说四人之中最常露脸的

就是他了，俊脸上常带着一抹温柔的笑意，不分男女老幼皆

一视同仁，温文儒雅的举止让不少名门千金为之倾倒，人人

唤他“优雅贵公子”。

掌管四方集团旗下资讯业的是唐皑钧，父母亲皆是电脑

界中知名的专家、教授级人物，同林宣逸一样，只有在四方

集团年度会议上才会露脸的他因为很少惹是生非，一般人对

他压根儿不了解。

据闻，另有一个组织是这四位领导人与一名天才少女共

组的台面下集团，这个组织的性质很复杂，听说只要委托人

交付的事情对了五个人的胃，就会由首领“水蓝”接下，再

指派手下“风扬”、“傲炎”、“冰山”或“娃娃”执行，

有时水蓝也会技痒自己下海。

根据可靠消息来源指出，水蓝、风扬、傲炎、冰山和娃

娃各有所长。水蓝擅长情报搜集，资料之精确连 悦陨粤的人都
要甘拜下风。风扬是易容高手，演技高超精湛，真人站在他

面前都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冒牌货。傲炎擅长拳脚功夫，但他

有一项更厉害的本领——— 总是可以在敌人付诸行动之前，先

行得知他们的下一步行动。这项本领尤其在近身搏斗时更为

有用。冰山是电脑高手，任何防卫程序、病毒在他面前都要

自叹弗如。娃娃能文能武，但所擅长的项目不详，只因娃娃

很少接任务，因此也很少人知道娃娃的能耐。

不过，就算是如此臆测，也不敢有人大胆地将这两个组

织混为一谈。只因委托这个组织办事的人通常在完事后三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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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口，谁也不敢吐露半点有关这个组织的事，只道此组织与

“四方集团”惟一的共通点是都叫“四方”，其余的，怎么

挖也挖不出来。

最近有消息指出，四方集团中的傲炎和娃娃已成一对，

而冰山也陷入情网中，恰巧唐皑钧也在最近传出恋爱的新

闻。使得沉寂已久的“四方集团等于地下组织四方”的猜测

再次甚嚣尘上，只是未经证实。

因为没有人肯冒着被毁灭的危险深究真相。

总之，四方集团是当今企业界中一个相当特殊的企业体

系，四位领导人更是媒体记者争相追逐的人物。从来没有一

个记者可以让他们破例接受任何的访问，包括最活跃的关承

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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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喧闹的 孕哉月中，有的男女狂欢起舞，也有的低声交谈，
更有些人公然调情，不怕别人指指点点。

身着白色 栽恤、黑色牛仔裤的石翊翎呼吸急促地走进
来，目光不定地寻找男友的身影。

真是烦死了！没事要她来这种地方做什么？今天一定要

跟他作个了断。石翊翎厌烦地想着。这个男人打从开学就缠

她缠到现在，弄得她得接受小琤和小彤的建议跟他交往一阵

子，不过，蜜月期结束后，剩下什么？

石翊翎自问，她根本不喜欢这个男人，可是却因为好友

的劝诱而接受他，她真是半生聪明、一时糊涂。要不是她得

装“老实猫”，她才懒得跟这种男人虚与委蛇。

不过，她再也不要伪装，她要做真实的自己，母亲撒手

人寰，她再也不必委曲求全，当以前那个乖宝宝了。

首先要做的，就是跟他分手，无论小琤和小彤怎么不赞

同。

终于，她在一处背对着门口的座位上瞧见了男友的身

影。她深吸了一口气走过去，一边想着如何开口说分手，但

耳畔听闻的话语却令她裹足不前。

“石翊翎啊！她根本就是个石女，有我泡她，她早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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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涕零了！”说话的人正是她的男友何亦伦。

石翊翎微皱起眉头，这倒好玩了，她从来不知道自己装

得这么失败。她从背包中拿出录音机，按下 砸耘悦韵砸阅和
孕蕴粤再键⋯⋯
“是吗？可是石翊翎那么精明，她怎么可能看不出来你

的意图呢？”友人之一这样问。虽然石翊翎的外表不出色，

但她机灵的反应及绝佳的口才弥补了外表的缺憾，而且他总

觉得石翊翎压根儿不是真心和何亦伦交往。咦？那不是⋯⋯

“从她的好朋友下手啊！我只要摆出一副苦苦哀求、真

心诚意的样子，那个叫张珞琤的人就毫不怀疑地相信了

我。”

“你可真坏啊！亦伦，如果现在石翊翎在场的话，她的

脸色一定会很难看。”女性友人之一娇笑道。

何亦伦耸耸肩笑了笑，“其实跟她交往了那么久，我还

没搞懂她，只知道她像块木头。唉！外表就已经不吸引人

了，又不会主动一点。”

石翊翎双手交抱在胸前，站在原地沉默地听着，但隐于

镜片下的眸子却危险地眯起。

“她那样的丑女有人追就该偷笑了。哼，世界上不该有

那么丑的人存在的，我每次一见到她就想吐，为什么像她这

样的人还有勇气活在世上？死了还干脆一点。”女性友人之

二无视于面对门口的男性友人拼命朝她眨眼的神色，不屑地

说。

“亦伦，原来你们在这儿。”石翊翎低柔的声音在嘈杂

的 孕哉月中听来格外清楚且让人胆寒。
适才批评过石翊翎的人全都吓了一跳，回头望向声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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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更是僵了脸。

怎么也没想到他们说坏话的对象就站在身后，不知道她

听到了多少？

“小翎，来坐啊！我们刚刚在开玩笑。”何亦伦率先恢

复正常，强挤出个笑容来，让出身边的座位，想让石翊翎入

座。

石翊翎唇角微泛起森冷的笑，看得众人觉得四周的温度

陡然下降不少。

“玩笑？呵！”石翊翎 “捧场”地笑了一声，扶扶镜

架，凤眼流转着冷芒。她将录音机倒带，再按下 孕蕴粤再键。
刚刚他们“开的玩笑”重现在众人耳边，只是他们的表

情没有刚刚的轻松自在。

“何亦伦。”石翊翎柔声轻唤，却令何亦伦的背脊一

凉。

她坐到他身边，露出个与平常无异的笑脸，可他却感受

不到一丝温暖。

“可惜啊可惜，本来我想以最平和的方式提出分手的；

没想到你对我也无意，那正好，省得我还得费一番唇舌。”

石翊翎冷淡至极地斜睨何亦伦一眼，薄唇畔那抹浅浅的笑意

让何亦伦一呆。他从不知石翊翎也有这样的一面，认识一年

来，他一直以为她是个乏味的乖宝宝，可是今天的她却是如

此的与众不同。

“小翎⋯⋯”何亦伦眨眨眼，从不知石翊翎这么的难以

捉摸。

“我们分手吧！”她唇边的笑容徒然收起，“这可不是

临时起意，更不是因为听到你们批评我才这么说，原因如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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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应该很清楚。”她边说，边抬手招来侍者，“给我一瓶你

们店里最贵的酒，顺便帮我拿一下麦克风。”

侍者微鞠个躬后离去，没多久，石翊翎要求的东西全部

送到。

在座的人全盯着石翊翎，不知她要做什么？尤其是何亦

伦，他还以为石翊翎会哭得乱七八糟，不然就是甩他巴掌。

“何亦伦以及刚刚批评我的人，这瓶 载韵就当你们送我
的赔礼吧！我不会计较你们刚刚说出口的话的。”

“开玩笑，我为什么要向你赔礼？你这个丑女！”适才

说石翊翎丑的女孩忍不住大吼。

石翊翎冷眼瞪向那女孩，女孩一惊，气势当场灭了一大

半。

石翊翎毫无预兆地扬手，“啪”的一声，一个红红的五

指印就烙在女孩的脸颊上。

“要说别人丑之前，先看看你自己是不是一颗外表完

好、内在却被虫咬烂的苹果。”她说完又意犹未尽地踹了女

孩一脚。然后在所有人瞠目结舌的注视之下开了麦克风说

道：“各位来宾，今天来本 孕哉月的人有福了。本人现在所在
的这桌客人刚刚向我表明强烈的意愿要请客，所以各位今天

在 孕哉月里的消费全由这桌的客人付了。”
石翊翎此话一出，全 孕哉月欢声雷动，只有何亦伦一行人

笑不出来。

“小翎，你⋯⋯”何亦伦的话在接触到石翊翎的眼睛时

逸去，被她眼里那抹酷寒的冷意所震慑。

“你们得庆幸是头一个见到我真面目的人。”石翊翎将

麦克风还给侍者，同他示意她手中的 载韵也由何亦伦他们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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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然后得意地离开。

留下何亦伦一行人为石翊翎刚刚说下的狂话忧心不已，

因为老板一听到自愿付账的人是他们，老早派了侍者在他们

旁边等候“服务”。

而石翊翎一踏出 孕哉月门口，就觉得眼睛似乎跑进了什么
东西，她拼命地揉眼睛，想把东西弄出来；没想到却换来一

堆眼泪，而“那样东西”始终没被她揉掉⋯⋯

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人是不可信任的动物。每个都

是！每个都是！

? ? ?

一个月前，关承羿来到恶魔小栈，在老板之一的石翊翎

送完东西回到吧台后，他的目光不由得锁在她身上流连忘

返。石翊翎察觉之后，发狠地冷瞪他一眼，强迫他收回视

线。

难得啊！有人对他的笑容免疫。

这名女子浑身散发着“拒绝”两字，可她清冽的气息却

悄悄地爬上关承羿的心头。

爱是什么？

看似简单的字，它所蕴含的意义却是不能想象的复杂。

但它的虚幻是无庸置疑的。

关承羿盯着电脑屏幕上显现的字，浓黑的眉微微挑起。

我不信任爱情这种东西。

也不信任人心这种善变的物质。

但我身为人类的一员，所抱持的，只有“独善其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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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字。

嫩黄色的字体看似温暖，却透着丝丝冷意。就像⋯⋯

就像床上安睡着的她一样。

关承羿回头凝望被他置于床上的女子。

睡梦中的她并没有卸下防备，容颜仍有残留的冰寒。为

何娃娃脸、看来就该是笑口常开的她眼神会是如此锐利冰

冷？

关承羿专注地盯着她看，尔后发现自己竟然出了神。他

对自己笑了笑，起身来到她的身旁，伸手拿过置于床头的相

框。

里头的两名女子他认得，一脸温柔笑意的是张珞琤，唐

目前正“狂恋”的女友。身边皮肤白皙透红、身材高挑、容

貌姣好的是蒋冰彤。

她——— 是石翊翎。那名在恶魔小栈有过一面之缘的冰冷

女子。

没想到再次见面会是那样的情景，原以为再次碰头会是

在唐皑钧和张珞琤的婚礼上，结果，世事出人意料。

他和她，现在是一对夫妻，同时决定领养一名五岁的小

男孩。

如果她醒过来发现自己在神志不清之下“嫁”给一个陌

生人，不知会是何种反应？关承羿有趣地想着。可以肯定的

是她绝对不会觉得好玩。

但是他不同，他觉得很值得，假若因此而救了一名濒临

死亡的小男孩，那牺牲自己的婚姻又何妨？更何况，他还找

到一个值得自己花上一生守候的宝呀！

手轻拂开粘在她脸上的发丝，关承羿拇指在她脸上来回



ｏｖｅ ｍｅ ｐａｇｅ 园员园
零度悦的爱恋

摩挲着。石翊翎在睡梦中翻了个身，喃喃呓语着他听不清楚

的话，但当他发现她脸上的冰寒融去，甚至挂着浅浅的笑意

时，他欣喜地露出笑容，低头轻吻她的唇。

丝丝寒意溜进未关上窗的房内，他起身合上窗户，隔绝

冷意。

看来变天了⋯⋯正如他未来的生活一般。

? ? ?

刺眼的光亮毫不留情地洒在石翊翎的脸庞上，她皱起眉

头，微睁开眼，正对向窗外的太阳，又赶紧合上，转身回

避。

老天！她昨天睡觉之前怎么没有把窗帘拉上？昨天她去

孕哉月喝酒，而她也只记得自己去 孕哉月喝酒而已。
石翊翎眉头皱得更紧，头上传来的刺痛让她不得不提早

结束睡眠，扶着快要和身体分家的头坐起身，待眼睛适应光

亮后才下床，一路摸索到厨房去，想倒杯水让自己清醒一

点。

“你醒了？”一个陌生而柔和的声音在原本只有她一人

的空间中响起。

石翊翎倚着冰箱边倒水边转头看向声音的来源，她睁大

了眸子，直勾勾地盯着在“她”的厨房里、穿着“她”的围

裙、拿着“她”的锅铲、面容模糊至极、由声音判断为男人

的男人，她盯到手中的杯子倒满了水，溢了出来也没有知

觉。

“水满了。”关承羿接过一直维持着倾斜姿势的茶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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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过她手中的杯子，喝掉一些，再交给仍未回过神的她，微

笑望着她呆愣的容颜，亲切地问：“还好吗？”

石翊翎花了好一阵子才将自己短路的神经接通，她瞪着

眼前的陌生男子，冷冷地开口：“不管你是谁，把你偷的东

西交还给我，然后马上滚出我的视线之外，我就不报警。”

关承羿的笑容只从脸上消逝了一秒，随即恢复往常的柔

和亲切，“如果我真是闯空门的，你现在说不定已经被我压

在床上，还会有机会让你说话吗？”

石翊翎含冰的眸子淡扫他一眼，握着杯子的力道加重。

关承羿察觉到她的波动，似乎听到了杯子的哀鸣。

“滚出我的房子。”石翊翎重复，如同这个男人所说

的，如果他真是闯空门的，她早就没命了，所以她没什么好

怕的——— 只觉得生气。

为什么在宿醉的隔日早晨她的屋里会出现一名陌生男

子，还穿着围裙、拿着锅铲呢？这到底是不是她的错觉？她

是不是在跟幻影说话？是的，她一定是还在做梦，否则家里

怎么可能会出现一个男人呢？

对，他是幻影。石翊翎这样说服自己。

“看来你真的醉糊涂了，将昨夜的事全然忘怀。”关承

羿带着一丝无奈地说。其实始作俑者是她，可是她却忘得一

干二净。

石翊翎防备地看着关承羿，告诉自己这是幻影，只要对

他凶一点、冷漠一点，他就会像空气一般消失，“滚出我的

屋子！”

关承羿摇摇头，一脸遗憾地说： “很抱歉，恕难从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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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翊翎更形冷漠地凝视关承羿，皱起眉头，“我的屋子

没什么好偷的，有的只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主人，强暴了一个

冷感的女人，你一定不会有快感的。”

她还真是冷静啊！关承羿啧啧称奇，但不知该说她是冷

静过头，还是一身愚勇？

“我不是小偷。”事实上，他们俩昨晚成了“夫妻”。

他俊雅的面容漾着不变的柔和笑意。

“是吗？”石翊翎突然觉得自己像个白痴，没事竟然跟

个“幻影”说那么久的话，发神经！她说完，决定不理会这

个幻影，转身想回床上再睡一下，心想睡饱觉后，幻影也就

消失了。

岂料，她才走离一直倚着的冰箱一步，整个人即因顿失

依靠而瘫坐在地。

发生什么事了？她眨着惺忪的睡眼，忍着欲裂的头痛，

脑筋一时还转不过来。

“没事吧？”关承羿上前扶起她，让她靠在自己身上。

“为什么这个梦做这么久？拜托你快点消失吧！还我一

个无梦的睡眠。”石翊翎喃喃念着，靠着他合上眼，就这么

睡着了。

“石翊翎？”关承羿啼笑皆非地望着进入梦乡的石翊

翎，想起她睡前的喃喃自语，“没想到你也会有这么可爱的

一面。”

他将她抱上床，凝视着她不安稳的睡颜，拿出水蓝色的

手提电脑，掏出垂挂在胸前、镶嵌蓝色猫眼石的十字架项

链，开启电脑。

水蓝，资料库开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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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键入几个密码及姓名，不久，电脑屏幕上出现一串档

案⋯⋯

? ? ?

石翊翎猛然睁开眼睛，死瞪着天花板，好一会儿才意识

到自己原来是在做梦！

“该死的，够倒霉，没事竟然想起那件小事，都是千津

美害的！”石翊翎对着天花板乱骂着好友张珞琤。

所谓的小事，是指石翊翎大学时交往过的男友何亦伦，

那时她母亲刚去世，过没多久她就和男友分手，而他，是张

珞琤和蒋冰彤力荐他们两人交往的。

事实证明，何亦伦并不是她们所见到的那样子。为此，

张珞琤一直很愧疚当初自己要石翊翎和他在一起。

不过，石翊翎也忘了自己临离开那里回到 栽市时，曾经
以这件事来利诱张珞琤。

石翊翎、张珞琤和蒋冰彤三人是大学时代的好朋友，三

人在南部科学园区附近合开了一家名叫 “恶魔小栈”的

悦韵云耘耘杂匀韵孕，前些日子她才和蒋冰彤一同下去“视察”小栈
的运作情形，回来已经有一个星期左右。

“该死的，要不是千津美一天到晚都在我耳边说，我哪

还会记得这么清楚⋯⋯”石翊翎对着天花板咒骂的行为在听

到隐约传来的歌声时停止。

歌声？她侧耳聆听，是老歌 《陨云》，而且是真人 蕴陨灾耘
唱的。

真人 蕴陨灾耘？秉着好奇心下床，她摸了搁在床头的眼镜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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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她的头还是很疼，但对歌声的好奇大过稳定头疼的工

作，因此，她循着歌声来到厨房。

她所见的景象让她顿住了脚步。

老天！她没眼花吧？她竟然在她的房子里看见⋯⋯一个

人⋯⋯

“醒了？”正在厨房忙的关承羿感受到注视的目光因而

停止哼歌，回身见是石翊翎，他露出个温和的笑容。

这个男人穿着“她”的围裙、拿着“她”的锅铲，对她

笑，而且⋯⋯而且他该死的像她入睡之前梦到的那个 “幻

影”。

“你再等一会儿，晚餐很快就可以吃了，先去梳洗一下

吧！”关承羿无视于石翊翎的冷漠表情，笑容活像将已经下

山的太阳搬到他身上一样明亮。

石翊翎不再为宿醉所苦的脑袋这回清醒地理解到，

“她”的屋里有一名男人，而他的存在是从早上到现在，换

句话说，他已经待在这儿一整天了。

“你怎么进来的？”她不想重蹈上午的覆辙，因为她清

楚地记得自己早上闹了什么笑话。

“拿钥匙开门进来的。”关承羿诚实无伪地回答，一边

将围裙脱下。他身上穿的已不是昨天的蓝色西装，而是白色

的休闲服。

今天趁着石翊翎睡死的时候，他回到住处整理行李，搬

到这儿，途中还遇到最近一连主持了三个大手术的林宣逸。

他只简单地说要出任务，并没有明说他要搬到石翊翎这儿一

阵子。

为什么要向林宣逸隐瞒？这个问题关承羿思考了下，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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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到什么确切的答案，不过，现在不是想这个问题的时

候。

“废话。我是问你，你怎么会在我家的？”石翊翎皱起

眉头，冷淡地斥责。

“你请我来你家的啊，不，应该这样说，”他转换了语

气，“我本来就住在这儿。”

“我不记得这间房子有你这么个同居人。”要是那个死

房东敢给她一屋二租的话，她绝对告死房东，再顺便把这间

公寓弄到手。

“不，是你让我住下的。”关承羿低头望着娇小的石翊

翎，她没有笑意的惨白容颜是长期没晒太阳的结果，在披肩

黑发的 “陪衬”之下更显死白。浓黑的肩、细而可爱的凤

眼，有着大眼美女所没有的韵味，但其中闪耀的寒光不是一

般人所能抵挡的。小巧的鼻配上薄薄的唇瓣，组合起来或许

并不出色，但她浑身散发的知性清冷气质却又悄悄地爬上他

心头一角。她的外貌给人的印象就像是未成年的高中女生，

可是气质和谈吐扭转了她给人的感觉，本该是爱笑的娃娃脸

却一丝笑意也没有。

“我没有印象，你可以滚了。”石翊翎没有耐性跟个陌

生人扯这么多话，她无情地指着大门口下逐客令。

关承羿还来不及说什么话，石翊翎家那八百年没响过，

合该生锈的门铃响起了。

石翊翎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她严肃地抿了抿唇，扶扶过

松的眼镜。

哪个浑球不要命死按着她家的门铃？等一下她一定要去

拆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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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翊翎在街坊间是有名的冷漠无情，且从不跟人打交

道，在现今这样炎凉的社会，石翊翎这种邻居算是最典型

的，可也是三姑六婆们道长论短的对象。

见石翊翎任门铃响了老半天还站立不动，原本就称不上

悦耳的鸟鸣声已经变成没什么气力的苟延残喘后，关承羿只

好前去应门。

“别去！”石翊翎大喝。

但关承羿只是坚定地往门口走去。石翊翎翻翻白眼，感

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怒气向她袭来。

她一古脑儿地冲到正要拉开门的关承羿面前，将门大力

关上。

“这里是我家，我才是主人，我才有权做主要不要开

门！”石翊翎眯起眸子，燃着怒焰直扫关承羿。

关承羿低下头，黑亮不现一丝愠火的瞳眸直接迎视她。

从不跟人做视线上接触的石翊翎一愣，在愣不到一秒的

时间里，她人就让关承羿搂到身旁，然后，他拉开门。

２
门口站的那名年约五十的太太是石翊翎自承租这栋屋子

之后，算算有九百年没见的房东。

只见她满脸的笑意在见到石翊翎时明显僵化，但在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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